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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人 非 圣 贤 ，孰
能无 过。”这 是 古
训。但 是 ，人 虽 圣
贤，又 孰 能 无 过！有
过无妨，而 一旦 发 现
自己 有过 以 后 ，呈 现
出一种怎 样 的 精神 状
态，却是 区 分人 的 情
操的 高 尚 抑 或 低下
的一 个重 要标 志 。

比如 ，诺 贝 尔 奖
金获 得者 、法 国 化 学

家维 克 多 ·格林 尼 亚 教授年轻 时 生
活放 荡 ，不 求 上 进。一 次午 宴 上 ，
一位 名 叫 波 多 丽 的女 伯 爵 毫 不 客 气
地对 他 说：“请 站 远一 点 ，我 最讨
厌被 你 这样 的 花 花公 子 挡 住 视 线。”
他顿 感羞 耻 万 分 ，遂 离 家 求 学 ，
最后 在 事 业 上 获 得 了 成 功 。这 种 虽
有过却 知 耻 ，并 在知 耻 以 后 生 发 出
痛改 前 非 决 心 的 人 ，就是 情 操 高 尚
的人 。

以上 说 的 是 知 耻 的 好人 。另
外，就 是 不 好 的 人 （或 曰 坏 人 ）
之中 ，不 知 耻 者 也 总 要比 知 耻 者 更
加遭 世 人 痛 恨。

先来 说 尚能 知 耻 的 不 好 的 人
（或曰 坏人 ）。《三 国 演 义 》中 诸
葛亮 骂 王 朗 为 “皓 首 匹 夫 ，苍髯老
贼。”王 朗 遂 撞 死 马 下 ，足 见 其还
有羞 耻之 心 。王 朗 其人 ，确 系 三 国 时
魏国 大 臣 ，但 他 是 否 因 知耻 而 自 杀 ，
我不 曾 查 过 《三 国 志》，不 好妄 断 。

但类 似 王 朗 知耻 身 死 ，且 于 史 书 上 查
有实据 的 却 另 有 两 人。一是 英 国 十 八
世纪 的 炼 金术士 蒲 来 士 。他 自 作 聪
明，诡 称 炼 金 成 功 ，受 到 英 皇 礼 遇 ，
名利 双 收 。但 后 来要他 当 众表 演 炼 金
术时 ，把 戏 戳 穿 ，他 即 当 场 服 毒 身
死。二是 明人 吴 白 华 ，奸 相 和珅 曾 受
业于 他，“后 坤 贵”，白 华 却 “屈 身
拜门 下 ，士 林 耻之”。等 到 和珅倒 台
以后 ，有 人 以 讽 刺 、挖 苦 吴 白 华 的
画幅 呈 献 ，吴 启 而 视之，“遂羞 愤 而
卒”。蒲 来 士 乃 骗 子 ，吴 白 华 系 小
人，自 不属 好 人之 列 。但 他们 毕 竟 尚
存那 么 一 点 儿 知耻之 心 ，如 果 不 是 死
去，也 许 还 有 一 线 悔 过 自 新 的 希 望 呢 ！

毫无救 药 可 能 的 ，则 是 那 种 丑 事
干尽 ，且 恬 不 知耻 的 人 物 。冯 玉 祥 将 军
曾以 “皓 首 匹 夫 ，苍髯 老 贼”八 字 痛
骂国 民 党 党 棍 吴 稚 晖 ，但 此 人 无 动 于
衷，足 见 其 连 当 年 的 王 朗 也 不 如 。另

外，五 代 时 的 冯 道 ，一 生 三 入 中 书 ，
居相 位 二 十 余 年 ，历 事 四 朝 十 一 主 ，
朝秦 暮楚 ，对 亡 国 亡 君 ，未 尝 在 意 。
欧阳 修、司 马 光 都 曾 斥 之 为 无 廉耻 ，
但此 人 却 自 号 长 乐 老 ，并 大 言 不 惭地
宣称 自 己 “寿 于 家 ，忠 于 国 ，口 无 不
道王 言 ，门 无 不 义之 货。下 不 欺 于 地 ，
中不 欺 于人 ，上 不 欺 于 天，”干 了 亏
心的 事 ，却 毫 无 愧 色 ，不 知 差 耻。古
人云：“哀 莫 大 于 心 死。”看 来 这种人
的是 非 之 心 、荣 辱 之心 是 己 经 彻 头 彻
尾地死 了 ，所 以 也就 毫 无 改 邪 归 正 的
可能 ，只 能被扫 进 历 史垃 圾堆 了 事 。

处罚　（小 小 说 ）
贾自 立

俗话 说：天 下 之
大，无奇不有 。现实生
活确实如此 。不过 ，生
活中一些不应该发生的
事，虽 然 令 人 啼 笑皆
非，但也从另一方面 给
人以兴味！

千沟万壑水东流 ，
青竹上长不会刺破天 。
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
规律 。

不信吗 ？有小事二
桩为证 。

西城 印 刷厂有一批
积压的纸待处理 ，若不
及时解决 ，不但会给工
厂造成 经济上的损失 ，
而且会直接影响 到生产
上的其 它环节 。

材料科长程 元惠 ，
费尽周折 ，终于 为积压
纸找到 了 用 户 ，全科同
志无 不为此高兴 。

按协议 ，用 户来交
款拉货 。但想不到 的事
发生 了 ，多好的事 却被
无理 “卡壳”在本厂的
财务科。

“ 你 们买纸为什么
不事先跟我打招呼？”
出纳 员 武风气 势汹 汹
地责问拿着支票准 备交
款的用 户 。

“这 是 哪 家 的规

矩？我们 买纸只 跟你们
材料科打交道 ，你们的
职责就 是收款。如果我
们在价格上有 问题那 另
当别 论。”业务熟练的
用户 并 不示弱 。

“ 这是我们的规矩 ，你
能咋 的？出 纳 出 纳，出
售纸张得 首先征求我的
意见 。我不收款，你就
不敢拉货。”平 时 以无
理占 上风惯 了 的武 出 纳
真的厉 害起来 了 。

材料 科 长 进 退两
难。他既 为用户 无故受
到刁 难感到 抱歉，又对
大名 鼎 鼎 的 武 出 纳 畏惧
三分 。

程元惠 是 中 年知识
分子 ，以 前深受极 “左
路线的 迫害 ，在生 活 的
道路上一直多磨难 。党
的十一届 三 中 全会后 ，
落实了 知识分 子政策 ，
使他 开 始 了 崭 新 的生
活。然 而 总 有 那 么一
些人对知识分 子看不顺
眼。象武 出 纳 ，对程元
惠在工作上不是找刺 ，
就是 寻 茬 （其 实他本
人也是某农校会计班毕
业的）。程元惠干劲越
大，，干的事 越多 ，他就
折腾得 越厉 害 。

程元惠陪笑脸，说
好话 ，武 出纳就 是不领
情，事情僵持着 。

厂领导的办公室又
热闹起来 了 。武 出 纳无
事奏三本 ，强词夺理加
编造，连珠 炮 似 地 告
了程 元惠 的状 。

厂领导按惯例安慰
了武 出 纳 ，让他先办售
纸手 续 ，并 答 应一定

“处理”程 元惠 。
月底到 了 ，程 元惠

被扣去 了月 奖 。理 由 是
工作 中 在财务科吵 闹 。

武出 纳 喜形于色 。
西城 印刷厂职工哗

然。
年底，该厂进行了

新的调整。武 出 纳 接到
通知：不宜聘用 。

全厂职工喜形于色 。
武出 纳愤愤然 。
好心 的 同 志劝他：

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
规律 。

蒸蒸 日 上 陈宝 生 摄

五四 运 动 出 佳 联

张过

一九一九年五月 四 日 ，中 国
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
伟大革命运动爆发后 ，全 国各地
纷纷声援 ，到六月 初 ，五 四运动
发展成为全 国范 围 的 革 命 运 动
——“六三运动”，运动的中心
由北京移到上海 。

在上 海，各阶层 爱国 人士利
用对联这一宣 传 形式 ，唤 起 民
众，进行斗 争 。

南市 区 的商店纷纷罢市 ，声
援被捕学生 ，并 贴 出不少对联 ，
如：

学生含 冤 ，定 卜 三年不雨
同胞 受辱 ，可兆六月 飞霜
对联运用 “齐妇含冤 ，三年

不雨”和 “邹 衍 下 狱 ，六 月 飞
霜”两 个典故 ，语痛意 昂 。

学生一 日 不 释
本店一 日 不开
对联 明确 而坚定地道出 了商

业界爱国 人士，坚持罢市支援被
捕学生的决心 。

不少对联 ，直刺 汉 奸 卖 国
贼。如磁业公会 门 前的对联 ：

四金 刚捧 日 ，的是可杀
众商行罢市 ，尤须坚持。

表现了商业界人士
团结斗 争的爱 国决心 。

四金 刚指段祺瑞 、陆宗 舆、曹汝
霖、章宗 祥 四个卖国 贼 ，语意双
关，.骂得痛快 。

闸北一间 虫鸟 店 贴 的 对联
是：

三鸟害 人鸦鸽鸨
一群卖国鹿獐螬
鹿獐螬 是 陆 、章、曹 的 谐

音，一语双关 。
白云寺 门 前贴 的对联是 ：
学生被捕神 流泪
奸贼窃国 鬼兴悲
大匾上 的 “普天同 庆”改 为

“普天 同愤”。
南京路一家服 装 店 无 动于

衷，单独开门营 业 ，很快有人贴
了一副对联奚落：

你们雪耻雄心 ，全行罢市
本店金钱主义 ，单独开门
店主只 好公开谢罪 ，立即关

门。
在全 国 人 民的强大压力下 ，

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 ，撤
去卖国 贼曹汝霖、陆宗 舆、张宗
祥的职务 ，六月 二十八 日 拒绝在

和约上签字 。
五四运动胜

利了 ，各店又贴
上新对联庆贺 ：
共争青 岛归还 ，
同看 国贼罢黜 ；
欢呼学生复课 ，
庆祝商店开 门 。

朝
阳

倘若

烤
鸭
呱
呱
叫

—
—
给
某
些
慷
国
家
之
慨
的
宴
会

徐
箭
敏

昨天还 在 池 塘嬉水 的 一群 ！
倾刻 间 ，变 做那
张张 餐 桌 上 的 美 味 佳 肴 。

倘若 烤 鸭 呱呱 叫 ，定会 说 ：
这风 可 正？味 可 鲜 ？
茶，可 品 出 了 香 味？
酒，可 饮 出 了醇醪 ？

——沉 醉 的人们 呵！
沉醉 中 ，你可
保持 着 清 醒 的 头 脑？！

写作 杂谈 作
文
如

酿
蜜

夫
育

鲁
迅
说：

“
必
须
如

蜜
蜂
一
样

采
过
许
多

花，

这
才
能
酿
出
蜜
来，

倘
若
叮
在
一

处，

所
得
就
十
分
有
限
了。
”

鲁
迅
以
蜜
蜂
的
酿
蜜
比
喻
文
章
的
写
作，

是
很
贴
切
的。

据
统
计，

蜜
蜂
酿
造
一
公
斤
蜜，

要

飞
行
二
万
到
三
万
次，

采
集
大
约
一
千
二

百
万
朵
花，

行
程
累
计
三
四
十
万
公
里。

作
家
理
由
说，

他
写
报
告
文
学
是

“六
分

跑。

三
分
想，
一
分
写。

”
新
闻
界
有
句

流
行
的
话
：

新
闻
要
用
脚
写。

好
新
闻
是

跑
出
来
的。

其
实
不
只
是
新
闻，

对
一

般

的
文
章
写
作
这
都
是
通
理。

说
文
章
是
“
跑
”
出
来
的，
但
毕

竟
还
是
写
出
来
的，

正
象
蜜
蜂
博
采
后
还

要
精
酿
一

样。

蜜
蜂
采
花
归
来，

要
把
花

汁
吞
下
肚
去，

然
后
从
胃
里
吐
出，

由
另

一

只
蜜
蜂
吸
到
胃
里
，

再
吐、

再
吸，

如
此
吐
吐
吞
吞
几
百
次，

花
粉
液
汁
才

变
成
了
蜜
糖。

可
谓“
呕
心
沥
血”。

这

与
文
章
的
写
作，

何
其
相
似
乃
尔。

蜜
蜂
的
博
采
与
精
酿，
为
人
们
所

共
知，

说
奇
也
不
奇
了。

然
而，

蜜
蜂

的
酿
蜜
并
非
到
此
为
止，
它
也
有
个

“
三
部
曲”
！
初
酿
成
的
蜜
汁，

含
有
大

量
的
水
分，

不
宜
久
藏。

所
以，

蜜
蜂

们
还
要
不
断
地
鼓
翅
扇
风，

挥
发
掉
其

中
的
水
分
，
把
蜜
汁
变
成
浓
稠
的
易
于

保
存
的
蜜
糖，

才
算
大
功
告
成。
一
些

作
品，

往
往
因
为
掺
水
太
多，

“一
斤

米，

七
斤
四
两
水
”，

生
拉
硬
扯
瞎
凑

合，

令
人
读
来
倒
胃
口。

说
得
刻
薄

点，

不
是
给
人
以
艺
术
的
享
受，

而
是

一

种
令
人
受
罪
的
“
艺
术”
。

在
这
方

面，

值
得
学
学
蜜
蜂
的
“
挤
水”
，

把

文
章
中
的
水
分
挤
一
挤，

让
文
章
的
味

道
更
浓
一
点，

这
不
掉
价，

反
而
会
升

值，

更
能
远
传
和
久
存
的。

山林 小 景 （木 刻 ） 冯长哲

梦
谱
名
曲

意
大
利
小
提
家
帕

格
尼
尼，
一
天
在
一
座

古
庙
里
睡
着
了，
梦

中，

他
看
见
一

个
蓬
头

垢
面
的
魔
鬼，

夹
着
一

把把
提
琴，

向
他
走
来，

而
后
就
拉
起
一

支
奇
异

的
曲
子。

只
见
弓
在
琴

弦
上
急
速
地
跳
动，

魔

鬼
在
浑
身
颤
抖，

乐
曲
象

生
了
魔，

揪
人
心
魄……

帕
格
尼
尼
一
梦
醒
来，

魔

鬼
不
见
了，

琴
声
却
久
久

地
回
旋
在
他
的
脑
际，

他

急
忙
找
出
几
张
破
旧
的
白

纸，

立
即
竭
尽
脑
汁，

尽

力
回
忆
乐
曲
的
每
一
个
细

小
的
情
节
和
乐
曲
所
表
现

的
感
情，

并
迅
速
谱
下
这

奇
妙
的
旋
律，
这
就
是

名
曲—
—
《
魔
鬼
的
颤

音
》
。

（
成

荐
）

我是 钢 锭 （散 文 诗 ）

陈兴 云

经过 熔
炉的洗礼 ，
组合了 我新
的性格 。

我是钢锭 ，熔炉 是
我的母亲 ，她赋予 了 我
炽烈 、坚韧、自 信 ，火
一样的热情。

我是钢锭 ，我渴 望
成为 各种产 品 。我不单
一追求完整 ，也不选择
我的成形 ，只 要是一个
有用的产 品 ，那就是我
的尽善尽美。我不畏痛
苦，任凭铸造、刨削 。
去掉 吧，那多 余的块缕

丝粒的残骸 ，是 我的瑕
癖、我的 自 私。

我是钢锭 ，我有母
亲教给 我的一 首 歌 ，这
就是 ，哪里需要 我去献

身，我就毫
不犹 豫地向
哪里奋进 ！

我是钢
锭。我骄 傲 ，骄傲祖 国
给了我坚强的骨胳；我
自豪 ，自 豪祖 国 需要我
去谱一曲 豪迈激越的战
歌……

小幽默不
懂
装
懂

小
白
：

爸
爸，

爸
爸，

不
懂
装
懂
的

反
义
词
是
什
么
呀
？

阿
白
：

嗯
嗯
，

这
还
不
懂，

真
笨
！

不
懂
装
懂
的
反
义

词
就
是，

懂
—
—

装—
—

不

——
董

嘛
。

（
陈
忠
旋
）


